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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收费公路亏损的问题，

还是应该分而治之。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杨风申制作“梨花瓶”20 年，

却成为当地卷入刑事诉讼的

“吃螃蟹第一人”，正是“非

遗”项目、民俗文化与现行法

律发生剧烈冲突所致。

本报特约评论员
于立生

在通常的观念中，他们是弱

者，但往往就是这样的普通

人，在践行、守护着善良、自

尊等人类最基本也最珍贵的

品质。

本报评论员
戎国强

魏祥是甘肃定西一位需要帮助的残疾考

生，生活不能自理，行动要靠轮椅，他能给别

人什么？魏祥的母亲，照顾好魏祥已属不易，

魏祥的治疗费用更是她不堪的经济负担，她

能给人什么？用经济学眼光看，母子俩是社

会资源的消耗者；至少目前，他们几乎不具备

社会资源的生产能力。

昨天，清华大学甘肃招生组告诉媒体，魏

祥高考成绩符合清华大学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录取分数要求，“属于正常录取范畴，不存在

照顾问题。”他梦圆清华大学已指日可待。

如果魏祥知道自己被怀疑在录取时受到

“照顾”，会很难受。人都是有自尊心的。魏

祥的高考成绩，不但不需要照顾录取，还比较

突出。清华招生老师介绍，魏祥成绩高于甘

肃省一本线 188 分，位列甘肃省理科考生第

83 名。魏祥被清华录取，符合相关规定，符

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魏祥完全可以

抬头挺胸进清华。但是，魏祥的录取被怀疑

是“照顾”，这种心理也属正常，可以理解，这

是世人对残疾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在起作用。

这个刻板印象就是：残疾人是社会资源的消

耗者而不是生产者，他们不可能为社会作贡

献。但是，魏祥致信清华大学希望能携母上

学一事经媒体报道后，母子俩的坚强、刚毅感

动了人们。身体严重残疾，幼年失怙，经济拮

据；求学过程中还要四处求医——不是谁都

能经受住这样的困难还追求梦想的！

昨天有报道说，一位去了魏家的拍客对

媒体称，现在，魏祥和母亲特别怕麻烦到别

人。其实，这种“特别怕麻烦到别人”的心情，

在魏祥给清华大学的信里就已经有所流露。

“我恳切希望贵校在接纳我的同时，能够给我

母子俩帮助解决一间陋宿，仅供我娘儿俩济

身而已，学生我将万分万分感谢！！”——“陋

宿”、“仅供⋯⋯”、“万分万分”，这样的措辞，

充分表达了魏祥在发出求助信息时的心理状

态：只要求最低水平的帮助，解决他自己无力

解决最基本的困难，除此之外，他不要求什

么。与此相一致的是，魏祥婉拒了网友的帮

助，表示学费他自己会解决的。

生存如此艰难，接受他人自愿、主动的资

助，谁都不会多说什么的，但是魏祥为什么只

要求解决母子的住宿，没有其他要求？答案

很简单：自尊与善良。以往我们不时会到一

些慈善纠纷，一些人并不珍惜他人的帮助，甚

至把一场慈善活动当做敛财的机会。我们更

加司空见惯的是，一些人，他们是社会的强

者，有权有钱有地位，但是，他们能力越强，越

是贪得无厌，掠夺、破坏、伤害社会。相形之

下，魏祥母子实在令人敬佩。魏祥的同学也

说，在班级里，大家会帮助魏祥，但魏祥也帮

助同学。在通常的观念中，他们是弱者，但往

往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在践行、守护着善良、

自尊等人类最基本也最珍贵的品质。

是否“照顾”疑问澄清了，但提出了一个

问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魏祥这样的残疾人，

如何理解他们的内心，在给予必需、必要的关

心与帮助的同时，如何不增加他们的心理负

担。随着魏祥的入学困难解决，希望魏祥不

再是新闻热点，如果不是魏祥有特别的困难，

希望不要再将他置于公众的视野中心，让他

安安静静地学习、治疗，完成学业。

用平视让魏祥母子抬头

因为传承流传几百年的制作烟花——

“梨花瓶”的技艺，河北赵县 79 岁的杨风申是

“省级非遗传承人”，可他也因此以“非法制造

爆炸物罪”被判刑 4 年 6 个月。近日，他已提

起上诉，目前还在焦急等待二审结果。

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但年近耄

耋的杨风申因制作“梨花瓶”一审获刑 4 年

半，也还真是法律在与“非遗”传承为难，也与

人为难。

五道古火会在赵县南杨庄村一带已流传

数百年，目前是省级“非遗”项目，而燃放“梨

花瓶”则是古火会的标配。卢梭曾说：“法治

必须植根于民情”，民情其实指传统文化，而

民俗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杨风申制作

“梨花瓶”20 年，却成为当地卷入刑事诉讼的

“吃螃蟹第一人”，正是“非遗”项目、民俗文化

与现行法律发生剧烈冲突所致。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3 条规

定：“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实行许

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生产⋯⋯”，赵县安监局则表示：“烟花爆竹

生产许可证目前只针对企业发放。”那么杨风

申只要制作“梨花瓶”，必已先行政违法无疑，

简直是无路可走。

而杨风申的制作“梨花瓶”已够上需刑事

制裁的严重程度吗？按最高法《关于审理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

第 7 款规定的入罪标，给杨风申判刑 4 年半，

似乎并不冤。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该司法解释第 9 条

还设定了豁免条款，“因筑路、建房、打井、整

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

而非法制造⋯⋯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

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

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

以免除处罚。”等等。条款以列举的方式说明

“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

事项；而制作“梨花瓶”用于古火会燃放，既为

流传数百年的民俗，自应界定为“正常生活所

需”，而可囊括在一个“等”字当中。所以，判

刑 4 年半未免有畸重之嫌，比较而言，“判三

缓三”，适用缓刑或许才是适当的。

而跳出个案来看，如何让“梨花瓶”制作

纳入爆炸物的常态管理，纳入法律框架之

中，既对个人的申请“梨花瓶”制作解禁，赋予

合法性，同时又对“梨花瓶”的制作确定相应

安全方面的控制、防范标准，从而以利于五道

古火会这一省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显

然更是摆在当地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

其实，类似冲突事件已非第一次发生。

早在 2008 年，浙江泰顺县国家级“非遗”项目

“药发木偶戏”传承人周尔禄也曾因涉嫌“非

法制造爆炸物罪”被刑拘，但之后法院还是以

其无主观犯罪故意，且未造成社会危害，一审

判决免予刑事处罚；而今年，该县还“以疏代

堵”，为“药发木偶”建了传习所：传承人平时不

得私存用于制作黑火药的原料，表演前应先向

县非遗中心口头申请，由非遗中心向公安部门

报备后，方可购买制作原料，可资借鉴。

因非遗技艺获刑，到底冤不冤

交通部公布去年全国收费公路账单，这

无疑是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2016 年度，全

国收费公路收费收支缺口达 4000 多亿元。

通常亏空都是价格调整、收费方式调整的前

奏，交通部发布巨亏账单已经有些年头了，该

如何填补空白，这层窗户纸迟早要被捅破，不

管用什么方式。

很多人对数据真实性存疑，认为高速公

路是不是在哭穷啊？其实，全国收费公路大

面积亏损是事实，部分高速公路暴利也是事

实。高速公路存在严重贫富不均现象，东部

发达地区，说“高速一开黄金万两”一点都不

夸张，而中西部地区，收不抵支，亏损严重同

样也是事实。很多高速公路，干的是让天堑

变通途的事，翻山越岭，开山填谷，不是桥就

是洞，造价远比东部高，车流量和收入却少得

多，怎么可能不亏？以中国公路现有的建设

规模、向大山深处生长的决心，这种年年建年

年亏的现象是完全可能的。

这原本就是正常的事，没有谁规定高速公

路必须赚钱。有些高速承担的是繁荣地区经济

发展的功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有些则是规

划、行政命令的结果；有些完全是对特定地区的

扶贫。不同高速公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功能定

位，自然不可能要求每条高速公路都得赚钱。

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混淆了这种差

别，能赚钱的承担经营性任务，不能的也承担

任务，试图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属于公共资源

投入、政策性投入的问题，这难免导致高速公

路普遍的焦虑，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而且

窟窿越来越大，是建好呢，还是不建好呢？

交通部在两年前发布的《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修订稿中曾经提出全省统筹的解决办

法，但大家都知道，能赚钱的高速公路多在东

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赚钱无望，甚至是沉重包

袱的基本在中西部地区。东部省份高速公路

虽然也有不同地区差距的问题，但总体来说，

亏的小亏，赚的大赚，全省统筹能解决问题，

但中西部地区，一帮“穷亲戚”凑一块，全省统

筹能管什么用？

一些人则老想打提高收费、延期收费的

主意。这违背了起码的契约精神，每条高速

公路立项审批时，都是有明确的收费年限的，

一些地方说改就改这是出尔反尔，置政府的

公信力于不顾。而因为亏损的原因不同，自

然不能打包在一起找解决办法，更不能以此

为由，强行捆绑，随意改变到期停止收费的原

则，这有违市场公平。

解决收费公路亏损的问题，还是应该分而

治之，对由于是经营不善、管理成本过高造成的

亏损问题，就要想办法从节流，降低管理费

用，从限制人浮于事、限制过高收入着手；对

于建设费用过高的问题，得用市场招标、惩治

权力腐败的办法解决。至于那些一修起来就

注定要亏到底的高速公路，不妨就当政策性

投入，高速公路也姓公，公共属性仍然是第一

位的，由财政贴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除了收费，高速公路还能怎么走


